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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Semantic Prototype of DA 
Wenping Luo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upervised by Associate Professor Yan Zhu 

ABSTRACT 

"DA" is a typical and frequently-used modern Chinese verb, and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so 

far by many scholars.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has incorporated both the 

synchronic description and diachronic comparison,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technics, basing on the word’s performance in raw material rather than the meaning in 

dictionaries, aimed at making detailed study into the six prototypes of its meaning system in 

six stage, i.e. the six stages defined by this paper from Six Dynasties to Qing Dynast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system of DA. By doing so, we hope not only to be able to achieve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into this word, but also to attain new findings concerning the theory 

of meaning evolution.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DA’s meaning variants in six semantic prototypes, we had mad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each variant and of the semantic 

category they belong to, explained the link between individual variant, calculates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each meaning grade which is decided by different link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ain variant and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and fin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data of 

all these aspects above. Through these diachronic comparisons and analysi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main structure of DA’s meaning system, which contains a total of four major semantic 

categories, namely, "the action itself," "typical action", "the results and impact of the action," 

"motion of hands", has already been built up in Sui and Tang Five Dynasties period and 

finished complement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period. During all six stages,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of DA have been referring to actions such as percussion, slap, impact and other 

movements without any change. The majority of each six systems has been connected with 

actions referred to by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however, with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new variant, both the relativ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of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and that of the semantic category it belongs have been constantly 

diverted, thus both of them have shown a gradual downward trend. The semantic prototype’s 

expansion has carried on in the form of wave, i.e. only has the inner layers, namely the more 

central layers been sufficiently stable and rich will the outer layers begin to form and stabilize; 

the more central the variant is, the stronger its generation ability, the more number of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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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nts will be generated, and verse versa. Therefore there is a certain limitation of meaning 

extension, it is not infinite. According to the observed language facts, DA’s meaning system 

can extended to as far as the fourth grade. 

Given the complexity and typicality of DA, we argue that these conclusions, at least in terms 

of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verbs, can to some grade be represent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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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原型结构的历时演变 

第一章  引言  

1.1 选题意义  

“打”是现代汉语中一个很重要的广泛使用的高频动词。在日

常生活中，它的“声影”无处不在——在食堂，职工们要“打”饭；

在复印店，毕业生要“打”论文；在政界，领导要“打”黑；在运

动场上，篮球队员要“打”球；在街头，流氓地痞们“打”架，在

乡村，农民要上山“打”柴，天黑了要“打”手电，雨天容易“打”

趔趄……“打”不仅适用对象广泛，使用频率也很高，是现代汉语

中最常使用的动词之一。它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们的

日常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打”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复杂的词语。在现代汉语

中，“打”或许是词典义项划分分歧最大的词之一：《现代汉语词典》

将其义项归为 24 个，《新华字典》将其归为 3 大类共 18 个小类；

也有字典将其意义整合为数量不多的几个义项，如在《辞海》中为

3 个，《辞源》中为 4 个，《新华词典》中为 3 个。究其原因，是“打”

在词义演变的过程中，发展出了许多类似于泛义动词 ①的特点，意

义虚化宽泛，难以解释，造成词典划分义项的困难。  

                                                             

①该术语由刘瑞明（ 1 9 9 2）第一次提出，泛指意义宽泛和浮泛的动词。有的文献

也称之为虚义动词、代 动词、虚化动词或轻动 词。目前语言学界对这 个概念还没有

一个较为权威的定义，没有一个确定的称说术语。本文遵循刘（ 1 9 9 2）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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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认为“打”在现代汉语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作为一个意义持续虚化的动词，“打”代表的是“弄”、“做”、“搞”

等一系列在现代汉语中已被普遍视为泛义动词的动词。同时它也具

有一定的特殊性：作为一个最晚在东汉已经出现的词，“打”经过

了两千年左右的意义演变，中间所经历的复杂情况非一般词语可比。

在泛义动词中，它的用法也是最丰富的。因此，研究“打”变得十

分有意义——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泛义动词的代表，去探索泛义动词

意义扩展过程的共性；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现代汉语中高频使

用的重要动词，全面地去考察它从古至今的意义演变过程，帮助人

们更好地理解其意义。  

在进行后一类研究时，本文认为应该试着解答以下问题：“打”

从出现至今的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它的意义系统是如何发展变化，

形成了它当今如此丰富而复杂词义系统？意义演变的过程是快是

慢？是稳定还是不稳定？是什么机制在联系着这些不同的意义？

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意义的增减？  

汉语历史悠久，有足够长的时间跨度和丰富的文献记载，可以

满足本文对“打”的意义演变的整个过程进行考察的需要。  

1.2 文献综述  

关于“打”的意义，前人已进行过一些研究。  

早在宋代，“打”就因其意义的复杂而受到关注。最有名的要数

欧阳修在《归田録》中的描述，文中，认为“打”的本义为“考击”，

音滴耿切，并总结出了两个基本的引申义——以物相击和人相殴。

随后列举了一系列“打”在当时用法，将其意义总结为“以手触事

皆谓打”，虽知其音为“丁雅反”，却不知为何，并指出“检遍字书，

了无此字”。南宋刘昌诗在《芦浦笔记》中则列举了“打”更多的用

法，对欧阳修所给出的具体例子又多补充了三十种用法。在唐代的

《寒山诗》中甚至第一次出现了“打”的连词用法（“东壁打西壁”）。  

以上文献中，除欧阳修对“打”的意义引申稍有解释以外，其

他仅就语言现象进行描写，并都表示出对“打”的词义系统的所呈

现的复杂面貌感到疑惑与不解。尽管这些文献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视

作对“打”的研究，但它们将“打”带入了更多学者的视野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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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打”的现当代研究主要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以曹先擢

《“打”字的语义分析》为代表的传统分析。这类研究以文献记载

为根据，简略考察“打”的意义的变化，最终将重点落脚在“打”

的共时句法搭配和所在的句法位置之上。此时的研究，不管是语义

演变的描述还是共时句法层面的描写都较为简略，研究的结论主要

建立在 研究者的个人知识积累 之上。这一类研究还包括刘瑞明

（ 1992）、俞敏（ 1991）、燕燕（ 2002）。第二类主要是关于“打”泛

义用法的语法性质的考察，这是现代汉语阶段对“打”的研究的主

流方向。由于“打”的泛义用法由来已久，在句法和语义层面都有

特别的表现。在现代汉语中，泛义性质的“打”运用十分广泛，因

此在现代的各种研究中——不论是考察语义还是分析语法的研究，

泛义的“打”都是研究的重点。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分析“打”在共

时层面（多为现代汉语时期）的句法搭配，后接成分的句法性质，

总结出“打”在共时层面的构词限制和特点。这类研究包括张林

（ 2001）、黄彩玉（ 2003）、罗晓春（ 2007）、吕杭（ 2007）、鄢清扬

（ 2008）、齐丽娟（ 2008）、吴让应（ 2013）、李娜（ 2014）。其中最

后两项研究已经采取了分析大型语料库中第一手语料的方法，使分

析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又有汤景鑫（击打义 2010）以“打”的击

打义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现代汉语中所处的句法位置和句法搭配，

黄碧云（ 2004）和褚福侠（ 2007）专门研究“打”作为词缀的用法。

前者主要着重于共时描写，后者从历时角度，结合“打”在现代汉

语中的表现，梳理了“打”的后接成分的性质与“打”的语法意义

的关系。第三类是以“打”的语法化过程为考察对象，包括但不限

于对某种特定的词类的虚化路径的研究。这类研究多以“打”词缀

用法的演变经过为研究对象，以文献著述和个人内省为分析对象，

以考察语法层面的特点为研究重点，附带说明意义的演变过程。这

类研究有徐时仪（ 2001）、祝建军（ 2002）、（ 2003）、（ 2004）、董为

光（ 2004）、徐时仪（ 2008）、刘洪伟、王修生（ 2009）、庄会彬（ 2014）。

第四类研究主要是对“打”的意义系统作共时描写。一些研究从语

义特征的或意义引申间的引申关系描写“打”的泛义系统的共时结

构，其中包括，张慧晶（ 1995）、吴静（ 2008）、孙冬梅（ 2008）、王

晓明（ 2012）；一些研究考察意义的引申过程并结合人类认知的特

点给出解释，如，孟祥芳（ 2011）、李思思，许之所（ 2011）、陈娟



 

4 

 

娟（ 2013）；还有一些研究分析“打”的后接名词宾语，根据语义类

对他们进行层级划分，如卢艳艳（ 2011）和卢艳艳、史华影（ 2012）。

这一类研究主要以词典释义和前人著述为分析对象，这种在加工过

的材料上分析词语意义的做法，无法保证分析的最大程度的客观性。

而针对语义的历时分析也多为定性分析，没有定量性的分析。第五

类是对比研究，包括中外对译词的对比研究和汉语泛义词内部对比

研究。前者包括姜电平（ 2010）、陈氏碧红（ 2013）和王芳（ 2014）；

后者有应慧菁（ 2010）、田明秋（ 2010）。对比的内容多为句法特点，

如搭配习惯、句法分布和后接成分的句法性质等；中外对比多落脚

于二语教学，而泛义词内部比较则意在通过分析“打”来探索泛义

词小类在句法层面的共性。除开中外对比会同时借助语料库和词典

释义外，其他的研究遵循传统句法研究的思路。但即使是前者，也

并非全部以语料库中的句例作为直接分析的对象，有的甚至直接采

用词典中的释义，语料库只用于选取例句。  

在众多的研究中，本文认为以下三篇十分具有代表性，对我们

研究“打”有所启发，也有所警醒。  

首先，材料最为丰富、分析最为细致的研究，要数胡明扬的《说

“打”》。文章从字形、字音、字义三个方面对“打”做了全面的考

察，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字义之上。他对字义研究所采取的方式是

对在历代比较接近口语的 30 余种著作中的大约 1000 个用例中的

“打”进行释义，在每个意义后标明使用年代、每一个意义的用例

和出处。这篇文章并未定稿，全文到这一步已收尾。但从其篇幅可

看出此文在材料收集上的功力与所花费的功夫，作者提取材料的方

法已经有了现代语料库理念的雏形。而通过收集历时的口语材料来

考察“打”的意义，也是这篇文章的一大创新之处。但该文也存在

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释义凭借内省知识和词典释义、所立义

项是否还有待商榷，现代口语材料的权重不足——因为文章似乎研

究的是“打”的意义，而非其意义的演变过程。但不能否定的是，

以上不足或许是文章并未定稿的缘故。  

另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出自符淮青的《“打”义分析》。该文

先简要介绍了“打”历代的释义，勾勒出显著意义的历时变化脉络，

再将分析结果与现当代词典对“打”的释义进行对比，提出词典在

“打”上的义项分合问题，引出下文对“打”的意义分析。上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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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该文是最早将词义和语素义分开，并

分别对二者进行描写的。作者分别归纳出“打”的高频词义和语素

义，并分别说明了对于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意义在确立为义项时的标

准严宽问题，看到了“打”作为自由成分和黏着成分的不同之处，

也使分析的过程十分清楚；第二个特点在于作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

特别是在探求“打”的高频词义时，他先将短语和句子中“打”后

接名词时的意义进行归类，然后将再此基础上归纳出“打”后接动

词和形容词时的高频词义，再将这些词义进行整合，得到“打”作

为词的高频词义；其后对于高频语素义的提取，则是直接区分后接

语素的性质，分别得出各类中的高频语素义后再将其总结。这样先

分类后处理的方法避免了提取意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遗漏。遗憾的

是，由于当时大型的机读语料库尚未建成，作者没有大量参考真实

语料，对某些义项设立的合理性没有深究，因而难以在更大程度上

展示“打”在语言中的实际表现。但我们相信，如果客观条件允许，

这些问题都会得到解决，这篇文章将会更加精彩与完备。  

以上两篇文章在传统研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传统研究倾向于

铺陈材料和义项，没有充分考虑各个意义之间可能的更深层联系。

特别是将词典释义作为基础的研究，因为理论的缺失和方法的缺陷，

只对相关材料做了感性分析，以致得到的好些词义几近于随文释义。

此外，由于当时研究条件所限（语料库语言学还没有发展起来，较

为完备的大型机读汉语语料库也还没有出现），作者仅仅依赖于词

典已有释义和少数内省语料进行分析，在提取词义时难免会有疏漏。 

第三个研究采用了现代认知语言学视角，出自田兵（ 2004）《多

义词的义项划分：以“打”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采用了原型

理论的基本框架，并运用其本人所定义的“原型义位（ protosense）

/基本义（ pr imar y sense）”和义位划分标准就“打”的原型义做出

了定义，并且根据词义引申的机制确定了现代汉语中的“打”的多

义体系。这篇文章贵在从纯粹语义分析的角度出发，结合认知语言

学理论，在理论的运用上有一定的开创性。然而，文章虽然考察了

“打”在许多历史文献中所呈现出来的词义体系，但并未就这些体

系进行关联和解释。更令人遗憾的是，作者对义项的确立依旧建立

在词典的释义之上，难以避免词典编纂中与语言现实不完全一致的

情况，因而难以描绘出“打”的词义系统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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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问题——“打”的语义研究中，完全依赖于研究者的

内省、缺乏对于结构来说重要的定量分析、共时历时相结合的研究

并不完备——本文拟将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背景下，以语料库

中的第一手材料为分析对象，结合一定的内省知识，对“打”的意

义研究做出新的探索，力求达到理论阐述与经验分析的最大程度的

契合。  

1.3 研究方法、视角与对象  

本文首先是基于语料库的词义研究，以真实语料为重。本文选

取的句例均来自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语料库。本

文将“打”的词义演变过程分成六个阶段，考察各个阶段的意义共

时系统。有的阶段句例较多，本文还会通过随机抽样提取出合适数

量的句例。  

本文采取将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视角。首先考察六个不同

阶段的意义系统及其内部结构，以考察“打”的意义系统在各个时

期的共时特点；再将这些意义系统进行对比研究和串联考察，来考

察意义体系演变的历时特点。  

本文将定性分析与定量统计相结合。具体做法如下：首先通过

定性分析，归纳出不同时期的原型系统中所包含的意义，各个阶段

的原型义，主要引申机制，各个系统呈现出的结构形态（链式引申、

辐射式引申或是综合式引申）；然后计算出各个意义在每个阶段的

相对出现比例，将每个共时阶段意义的内部结构呈现出来；最后再

在此基础上将各个不同阶段的原型系统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原型义

的变化情况和整个多义系统的演变经过和特点。  

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是“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原型结构

和它们的变化过程。根据“打”自产生以来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语言

事实的发展过程，结合历史朝代分期，本文将“打”从六朝至清代

的原型语义系统的演变过程分为六朝时期（公元 222-589）、隋唐五

代时期（公元 581-960）、宋代（公元 961-1279）、元代（公元 1271-

1368）、明代（公元 1369-1635）、清代（公元 1636-1912）六个阶段。

限于时间原因，本文并未考察现代汉语中“打”的原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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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六朝时期， CCL 语料库中共有 84 个包含“打”的

句例。该阶段的时间跨度约为 350 年。“打”出现后，直到隋朝统

一中国，整个社会都处在动荡和战乱之中，此时的社会现实对语言

产生的影响与和平时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作为“打”

的意义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  

第二阶段包含了隋唐和五代，时间跨度约为 380 年，CCL 语料

库中共有 341 个包含“打”的句例。隋唐是继六朝后的第一次大一

统。整个隋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商业交通便利，对外交流频繁，

国内氛围和平繁荣，与六朝时期的社面貌完全不同。这一时期，随

着新事物的出现和对外交流的频繁，新词新义不断涌现，外来文化

涌入，佛经翻译盛行，口传文学逐渐发展，“打”的词义在丰富的语

境和方言的影响中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呈现出新的特点。唐末虽经

安史之乱后的战乱局面，但持续时间较短，五代时期一共持续了 50

多年时间，且由于依然继承了隋唐时期的语言传统，因此我们将之

与隋唐放在同一阶段。  

第三阶段为宋代，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大致为 319 年。在 CCL

语料库中，“打”共出现在 1594 个句例中。经过五代的战乱后，国

家重新归于统一，迎来文化艺术发展的又一新高峰。宋代的“重文”

政策使得文化教育开始普及，文学艺术开始向着平民化、世俗化与

普及化发展（叶坦，1996）。话本和戏曲逐渐流行，成为城市生活的

重要内容；接近口语的白话被广泛用于通俗文学作品的写作。这种

文学艺术的“俗化”的趋势对语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打”的意

义的发展自然也在这影响之下。  

第四阶段为元代时期，CCL 语料库中共有 468 个包含“打”的

句例。元代的统治虽然只持续了 97 年，但我们仍要对这一时期单

独考察。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中原的少数民族王朝，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更因为在这一时期，汉蒙之间的民族接

触使语言系统呈现出十分独特而复杂的面貌。此时在语言接触中产

生的媒介语继承了汉语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受到以蒙古语为主的阿

尔泰语系语的影响，既不是纯正的汉语，也不是纯正的蒙古语；与

此同时，在政权影响较小的南方地区，相对纯正的汉语依然在广泛

使用（张彧彧 ,  2013）。详细的考察“打”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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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面貌，有利于我们了解不同文化和不同语言传统对词义发展

的影响。  

第五阶段和第六阶段分别是明朝时期和清朝时期。两个政权的

统治时间均在 270 年左右，前者是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后者是第二

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

明朝时期，“打”共在 8106 个句例中出现，在清代，“打”共在 19611

个句例中出现。考虑到这两个阶段包含的句例数量之巨大和这两个

时期社会文化给语言造成的不同影响，本文将这两个朝代分作两个

独立阶段。这样既能更详尽细致的分析“打”的词义演变过程，又

满足了区分不同社会文化的历史需要，便于我们在需要的时候，从

社会文化视角下对“打”的词义演变进行考察。  

针对“打”在不同阶段的记载情况，本文选取句例的方式有所

不同。当句例总量不超过 1000 例时，本文将对该时期的句例进行

穷尽性分析，当句例总量超过 1000 例，本文将随机选取其中的 1000

个“打”进行分析。根据以上原则，本文就六朝阶段、隋唐五代阶

段和元代阶段句例进行穷尽性分析，对宋代阶段、明代阶段和清代

阶段的句例进行随机抽样。需要注意的是，CCL 的语料库的搜索结

果以句为单位，同一个关键词在同一个句子的不同位置会出现两次

或者更多，搜索结果显示的句例总数一般小于实例总数，因此抽样

时，本文以分析所需的实例数量为抽样指标。为了最大程度地保持

各种题材与语体的平衡，本文在随机抽取之前，会先根据不同题材

与语体的文献的规模进行比较，若是某一类题材过多，本文将会根

据其他题材的规模，按照比例先随机抽样出这类题材的句例，将这

些句例放入最后的样本库中，再从这个样本库中随机抽取出 1000

个用于分析的例子。  

在对句例进行具体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CCL 语料库中存

在以下几类不可被纳入分析的句例：  

1 .  重复的句子。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重复
句子，例如：在隋唐六朝时期，“以梨打头破喻……”与“野干为折

树枝所打喻……”在同样的语境下出现了两次；第二类是文本内容

相同，彼此只是繁简版本的差别。主要代表为宋代文献《朱子语类》，

CCL 语料库中包含了该文献繁简两个不同的版本，二者在内容上没

有区别，因此本文将其中的繁体版本排除在总抽样样本库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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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属于当时的用例。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句子往往是有关
操作任务的指示，如：106106:编选、打字：莲波、方舟子（北宋·《晏

几道词》）。   

3 .  元语言用法。在一些情况下，“打”作为被解释的对象，并非
处于在线状态，本文也不将其纳入分析，如：如打字音丁梗反，罢

字音部买反，皆吴音也。（北宋·《梦溪笔谈》）。      

               

本文不区分词和不成词语素，只在语义层面就“打”的意义演

变进行考察。本文认为，在复合词中，作为不成词语素，“打”在意

义层面也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并不受制于其所在的语法环境。在

本文中，所有整理出来的意义统一称为义位变体。  

1.4 研究意义和目的  

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作为未来研究的参考材料。以往的

研究多是对“打”在短时期或某些作品中的表现进行研究，着眼于

共时描写，以语法性质为出发点或落脚点。而本文通过全面考察“打”

从出现至今的词义演变过程，可以避免断代描写的片面性，完整地

展现出“打”的词义演变过程的全貌，为后人研究“打”的意义提

供另一种可供参考的材料。  

其次，从研究材料上来说，本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本文直接

以未经分析的第一手材料作为意义描写的基础，摈弃了过去许多对

“打”的研究中将词典释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方法，为基于语料库的

词义研究增加了研究成果。这有助于语料库语言学在国内的传播和

发展，也为未来的词义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  

最后，从研究视角与思路上来说，本文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启发

性。本文以每一个“打”在六个阶段的共时意义系统为单位，而非

以某个单独的意义为单位，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通

过横向的断代分析，本文可以详细展现词义的共时面貌；通过纵向

的串联和对比，本文可以系统而详尽的展现其结构变化发展的动态

过程，最终实现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的结合，共时与历时的结合，

弥补了过去研究中单纯静态描写或动态分析，共时描写或历时描写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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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文结构安排  

本文一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和第二章为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包括

选题目的、文献综述、研究方法和对象、研究意义和目的；第二章

着重介绍了与本文的相关理论背景。  

后三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三章是对六个共时原型意

义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意在全面而详细地展现各个共时阶段的意义

系统形态，描述的内容包括：各个时期出现的义位变体、变体间的

引申关系、原型义的变化情况、新变体的增长和原有变体的维持状

况、各级义位变体所占相对频率、各类不同范畴所包含的变体及其

所占相对频率；第四章主要对上述观察到的语言事实进行历时对比

分析，考察“打”在意义演变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共性和特点。分

析的对象包括：原型义的相对出现频率的变化情况、各个意义系统

中的各级变体所占相对频率的整体状况、各个范畴的发展变化状况、

新增义位变体的数量和相对出现频率的变化情况，对原型系统的演

变规律做出了一定的总结；第五章主要对本文各个章节内容进行总

结，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文的不足之处，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以及

对未来相关研究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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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背景  

2.1 原型理论  

范畴化（ categor iza t ion）理论认为，人的大脑具有将事物归类

的认知能力。根据事物的不同特点和性质，我们能够从具体的事物

中抽象出他们的共性，并将那些具有相似性的事物归为一类，整合

（ in tegra te）在一个概念（ concept）里，这个过程就是范畴化。范

畴化的下一步往往是同类的事物会获得同一个指称它们的语言形

式。这个语言形式，往往是一个词。而具体指称对象，则是词在指

称物层面的成员；词义是这个词的抽象范畴的成员。范畴化既是我

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结果，也是人类能够更高效地认识现实世界的工

具和手段。  

范畴化的结果往往以原型范畴（ proto typical  ca tegor y）的形式

呈现。  

2.1.1 原型范畴  

原型范畴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种分级归类模式，其相关理论最

早由 Eleanor  Rosch 以其他学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根据

Geeraer t s（ 1997），原型范畴有以下特点：  

1 .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型性范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  

一个范畴中不仅包含明确地属于这个范畴的成员，也包含许多

与其他范畴具有相似性的成员，它们的归属不如前者明确。特别是

在范畴的边界上，事物的归属往往具有模糊性。这种模糊性在现实

中表现为，一部分人将某个意义其归入一类，一部分人将其归入另

一类，两个范畴的界限难以被清晰地界定。  

2 .  原型范畴是一个成员典型性有差异的共时模型。同一范畴中
不同的成员的重要性等级在认知上是不同的：  

1 )  从词项意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各个意义有中心性和边缘性的
差别。中心的意义比起边缘意义更为显著（ sa l ien t）。中心意义与范

畴内更多的意义有直接的语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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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词项的指称物层面来看，词项所指称的现实世界中的各个
成员也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的差别。  

3 .  原型范畴强调成员之间的家族相似性。  

家族相似性关系以 AB,BC,CD,D E 的形式呈现。各项之间至少有

一个相同的元素彼此相联系，又由某些不同的成分相区分，整个范

畴以放射性集（ rad ia l  se t）形式呈现。  

4.  无法用一个充分必要性的属性给一个范畴下定义。  

同一范畴中的不同成员有不同的显著性，每一个成员所具备的

属性虽然互相联系却又互相区别。在这样的条件下，要给出一个范

畴充分且必要的定义——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成员都具有这些属性

且在范畴中有相同的地位——几乎不可能。只有在某些需要精确而

严格定义的领域，如科学分类和法律领域，为了避免现实中可能出

现歧义，才会对范畴进行人为的定义以保证范畴成员属性的清晰。 

2.1.2 原型义  

原型义是一个共时概念。它是指一个词范畴在某一历史时期的

意义体系中最为显著（ sa l ien t）的意义，这种显著性不仅体现较高

的相对出现频率上，更体现在它在结构中的重要性上。  

关于共时平面上全局原型（ global  pro totype）的判定，语言学

界公认的三个标准是熟知性、高频性和中心性（ Dirven  & Verspoo r  

ed .  1998:  30 -31）。熟知性涉及到是哪一个意义最先被说母语者想起，

高频性涉及到哪一个意义是最高频义，中心性涉及到以哪一个意义

为基础最容易说清楚其他的意义。  

首先，中心性，或者说家族相似的程度，通常被视为心理学实

验中有等级的范畴结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Rosch & Mervis  1975;  

Rosch  e t  a l .  1976;  Barsa lou  1985），中心性即是范畴成员或次范畴

集中了所在范畴最多的代表性特征，而一个成员或次范畴如果与越

多的其他范畴成员或次范畴共享相似性，则其代表性程度越高，越

具有中心性。就多义范畴而言，一个意义如果与越多的其他意义有

直接链接关系，则它越具有代表性和中心性。所以，与之有直接引

申关系的意义数量是我们判断一个意义是否是原型义的首要标准。

根据前文的介绍，原型范畴的优势在于它可以容纳更多的信息，允

许更为自由的调整和变化，因而具有认知上的经济性。要同时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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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灵活性的要求，原型范畴会选择在这一时期最具有认知优

势的意义作为原型义。这种优势倚赖于原型义包含了与系统内其他

意义所共有的大量特征，能够与更多的意义有着更多更直接的关联，

将整个意义系统更加有理据地联系在一起这一事实。  

同时，较高的相对出现频率也可以辅助我们识别原型义。由于

原型义具有认知上的优势，因此它的相对使用频率也相对较高。高

的相对使用频率是原型义的原型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它可以帮

助我们识别原型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型义的相对使用频率就一定

最高，或者高频使用的意义就一定是原型义。  

熟知性是判断当代语言语义范畴中原型义的一个重要标准，说

母语者对某个意义的熟知度一般都有着较好的直觉。但熟知性对历

时语义范畴中的原型义却显得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无法揣测古人对

某个意义的熟知程度。所以熟知性不是本文判断原型义的参考标准。 

从历时语义学的角度看，一个历时系统中的原型义还具有持久

性 特 征 ， 即 它 必 须 是 在 较 长 的 历 史 时 期 中 稳 定 存 在 的 意 义

（Geeraer t s  1997）。  

2.1.3 原型与语义演变  

根据 Geeraer t s（ 1997），原型结构由于同时具有稳定性和灵活

性，能够最大程度同时满足语言单位的交际功能和适当调整以应对

外界变化的需要，充分保证人类思维的经济性和语言的交际性需要。

一个词项如果要充分发挥其表达功能，意义的整体结构需要维持相

对的稳定性，在有新的信息需要纳入时，意义结构整体不会发生根

本性的变化；但同时，词项又需要不断地根据变化的语言环境调整

其意义，以适应表达需要。  

原型范畴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语义演变具有以下特点：  

1 .  语义演变以调整中心范例的方式展开。随着意义不断向外扩
展，新增意义与原型的中心意义所共有的特征会越来越少。  

2 .  语义演变的过程会出现大量互相关联的意义，这一点特别体
现在新用法上——它们往往同时与多个已有意义有直接的引申关

系；此外，在语义演变过程中，不同的意义对于词义结构重要性不

同。边缘意义只能短暂存在，重要的意义往往能够持续存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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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产生是系统灵活性的表现，它们的产生与消失是系统稳定性

与灵活性相互平衡的结果。  

3 .  同一个意义可能在多个非连续的时间段内出现，且每次都由
不同的意义引申而来。这是因为边缘的意义不具有稳定性，且一个

意义可能同时与多个已有意义存在直接的引申关系。  

4 .  在语义演变的过程中，百科知识与纯语言的“义项”同样重
要。百科知识对于定义一个词范畴有着重要的作用，它们往往是那

些没有成为“义项”的特征集束。因此百科知识也能与“义项”一

样，成为意义演变的起点。  

5 .  不同的概念或下位概念在语义演变的过程中有不同的重要
性。重要的概念往往能够引申出更多的意义。某一特征在历时语义

演变中的重要性与它在共时原型结构中的显著性相对应。  

6 .  一个原型结构内部可能包含多个显著的次概念。语义扩展往
往并非通过某一个既定的原型概念引申实现，处于同一个独立的概

念集束中的意义都可以视作某个中心意义的变体。  

2.2 义位变体的判定  

根据朱彦（ 2006），意义的结构可以归纳为：实义义位 =核心成

分 +别义成分。对于动作义来说，核心成分是动作行为，别义成分

是与动作行为相关的主体、客体、时间、处所、方式、工具、原因、

结果等。  

本文对“打”的义位变体的确立采用朱彦（ 2006）中的方法。

根据该文，动作义语素的意义分析可以在“动作 +客体”这个结构

中进行。考虑到具体分析中的复杂性，文章将这个结构设定为独立

于具体语境的无标记的、理想化的结构。之所以可以对动作义的语

素义采取这样的分析方法，是因为在语境中，主体和客体角色是对

动词义影响最大的两个成分。尤其是充当域内论元的客体，对动词

义的确定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主体角色常常由于充当动词的域外

论元，对动词义的影响没有前者大，因此，后者在理想化的结构中

可以被省略。  

在这样的一个理想化结构中，可以通过对目标词进行同义词或

上位词替换来确定动词义的核心义——替换后的句子如果与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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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双向蕴含关系或者单向蕴含关系，则替换的词义可作为动词义

的核心义。本文在通过替换法确立义位变体时，以核心义为首要参

考对象。但由于本文的目的并非单纯地归纳义项，而是要细致地考

察意义系统的演变过程，因此在本文看来，对于后续意义演变具有

重要影响的别义成分也应作为确立义位变体的重要参考对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确立义位变体时参照了“打”在现代汉

语中的各种意义，以求更加清晰地描绘各个意义的演变路径与原型

结构间的关联。之所以可以参照现代汉语中的意义对历史材料进行

分析，是因为内省知识是大脑对语言进行最简单直接的加工后所形

成的直觉性认知结果。这种认知结果由于存在个体差异，不可作为

唯一的参考对象；但同时它在同一语言社团中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它帮助我们判断和选取文本分析的结果。

（Geeraer t s ,  2006）  

综上，本文拟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各个时期原型体系的相对变化

情况进行考察：  

1 .  原型义的变化情况。  

2 .  原有意义的保存情况。  

3 .  新增义位变体的数量和相对出现频率。  

4 .  该时期各级变体的数量和相对出现频率。  

5 .  各个次范畴所包含义位变体的数量和相对出现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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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打”在六个时期的原型结构  

3.1 六朝时期“打”的原型结构  

3.1.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除去重复句子和错句，“打”在该时期共出现了 90 次，共包含

3 个义位变体。  

以下义位变体，按其首个句例在 CCL 语料库的文献中出现的

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它阶段的各个变体，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同原

则排列与编号。  

1 .  以手或其它工具敲击、撞击或拍击（ 39 例，约占 43.3%）。主

要句例出自《齐民要术》。  

1 )  打破鸡子四枚，泻中，如瀹鸡子法。鸡子浮，便熟，食之。

（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  

2 )  火既着，即以扫帚扑灭，仍打之 .如此者，经夏虫不生；然唯

中作麦饭及面用耳。（六朝·贾思勰《齐民要术》）  

3 )  须臾间，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便棒打窗户。（六朝·《搜神

后记》）  

该时期，变体 1 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或手执工具进

行“敲”、“捶”、“拍”等动作。后接成分主要为名词，语义角色均

为受事，受事的语义类多为实体物质，并且多为农作物、植物或钟

鼓。在涉及到农作物时，“打”包含了“将谷物去皮脱粒”的目的，

但核心的动作行为依然是以手或手执工具“敲”、“捶”。  

 

2 .  以手或其他工具攻击（ 48 例，约占 53.3%）  

4 )  琰随后逐之，见犬将升妇床，便打杀之，妇羞愧而死。（六

朝·《搜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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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门外，闻作是语，更生瞋恚，即入其屋，擒彼道己过恶之

人，以手打扑。（六朝·《百喻经》）  

6 )  常一月中辄十数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六朝·《搜

神后记》）  

该时期，义位变体 2 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或手执工

具进行“敲”、“捶”、“拍”等。其后接成分主要为名词，语义角色

均为受事，受事的语义类均为生命体，不限于人，也包括具有攻击

性或者危害性的动物。有一定量后接形容词的动补结构，补语的语

义角色为动作的结果和程度；在有些句例中，“打”与宾语相同的

动词并列使用，意义独立，两个动作一般同时或者先后连续实现，

如 5）。  

 

3 .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撞击、拍打、敲击（ 3 例，约占 3.4%）  

7 )  当日内乳涌出，如雨打水声，水乳既尽，声止沸定。（六朝·贾

思勰《齐民要术》）  

8 )  野干为折树枝所打喻。（六朝·《百喻经》）  

9 )  或令大木不风而自摧折，岩石无故而自堕落，打击煞人。（六

朝·《抱朴子》）  

该时期，变体 3 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敲”、“捶”、“拍”

等，但与变体 1、变体 2 不同，其行为主体为非人生物或者非生物，

后接成分多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  

3.1.2 意义引申关系及意义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三个义位变体均指称动作核心为“敲”、“捶”、

“拍”等动作的实义动作。  

变体 2 是变体 1 的专门化（ specia l izat ion），属于转喻的引申

方式。它指称带有攻击意图的敲击、捶击、拍击等动作。  

变体 3 是变体 1 为同位转喻的关系，动作主体由关于人的语义

域转移到非人语义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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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体 2 和变体 3 之间同时有动作主体和动作意图上的差别，不

如各自与变体 1 之间的关联直接。根据本文所采用的原型义的确立

标准，变体 1 所直接关联的其他意义的数量为 2，而变体 2 和变体

三各自的直接关联意义均为 1，因此在这个阶段，变体 1 是该时期

意义系统的原型义。  

综上，该时期三个义位变体的关系如图 3.1（ v 代表变体 var ian t，

加粗的圆角矩形代表原型义，细线的六边形代表其他变体。各个图

形的面积大小代表各个变体相对出现频率高低，实线代表确定的引

申关系，虚线代表尚无法确定的引申关系，箭头的指向代表意义的

引申方向）：  

图 3 .1  六朝时期的原型系统形态  

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链式形态，三个变体依赖家族相似性联

系在一起。  

从比例上来说，义位变体 2 占最高的比例，有 53.3%，这说明

变体 2 在该时期被频繁地使用，语言社团中有更多的使用需求；而

最新出现的义位变体 3 的句例只有不到 5%的比例，出现的语境有

限。作为原型义的变体 1 的相对出现频率为 43.3%。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原型义，变体 1 出现的频率低于变体 2。

根据前文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原型义意义系统中本应有相对更高的

使用频率，而本文的出得出的结果与一般情况并不完全相符。考虑

到变体 1 与变体 2 实际句例数差别并不是十分显著，我们猜想，这

种理论与实际的不匹配或许与本文所选取语料库的文献覆盖范围

有关。  

v1v2 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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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与原型义间的直接引申关系称为一级引申 ①，在一级引

申的基础上产生的变体确立为一级变体，将与一级变体间直接的引

申关系称为二级引申，并将在此基础上引申产生的变体称为二级变

体，依次类推，那么该时期有两个一级变体，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56.7%。  

3.2 隋唐五代时期“打”的原型结构  

3.2.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该时期，“打”在 CCL 语料库中共出现了 512 次，剔除重复的

句子和错误的句子后，得到 436 个“打”，共包含 15 个义位变体。 

1 .  以手或其它工具敲击，撞击或拍打 (130 例， 29.81%)  

10)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枚，对曰：“臣打五十杖
讫。”（唐·《隋唐嘉话》）  

11)  制如指南车，驾驷，中木人执槌向鼓，行一里则打一槌。
（唐·《通典（繁体字版）》）  

12)  列士抱石而行，遂即打其齿落。（五代·《敦煌变文选》）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六朝时期基本相同，后接名词

增加了许多球类的用例。当时马球十分流行，整个运动主要以敲击

和撞击球类的方式进行。  

 

2 .  以手或其他工具攻击（ 240 例，  55 .04%）  

13)  汝下此语须远立，恐他打汝。（唐·《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
录》）  

14)  五嫂骂曰：“何由叵耐！女婿是妇家狗，打杀无文。……”
（唐·《游仙窟》）  

15)  学得甚崇祝术魅，大杖打又不死，三具火烧不煞，忽若尧
王敕知 ...（五代·《敦煌变文选》）  

                                                             

①  本文对该概念的提出，受到了孙冬梅（ 2 0 0 8）的影响。在该文第二章第二节：

《 “打 ”的语义引申》中， “打 ” 27 个义项分属三个引申层次，即一度引申、二度引申

与三度引申，引申关系层级依赖基本语义特征与语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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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六朝时期基本相同。  

 

3 .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撞击、拍打、敲击（ 10 例， 2.29%）  

16)  萧萧暗雨打窗声。（唐·《白居易诗全集》）  

17)  夜雨滴船背，夜浪打船头。（唐·《白居易诗全集》）  

18)  范惟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破其脑，百姓快之。（唐·《野
朝佥载》）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六朝时期基本相同。  

 

4.  拓取（ 1 例 ,0 .23%）  

19)  石上有佛迹，长一尺八寸、阔六寸，打得佛迹来。（唐·《入
唐求法巡礼行记》）  

该变体是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或手执工

具进行“敲”、“捶”、“拍”等动作。后接成分主要为名词，语义角

色主要为动作的成果，语义类为绘画、碑文等。  

 

5 .  制造，生产（ 2 例， 0.46%）  

20)  宜令盐铁使禁止私下打造铸泻铜器，速具条流事件闻奏。
（《册府》五百一）（唐·《唐文拾遗》）  

21)  打铁作门限 ,鬼见拍手笑。（唐·《王梵志诗》）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或手执工

具进行“敲”、“捶”、“拍”等动作。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主

要为成事，通常为器具或者金属。  

 

6 .  修筑，建造（ 1 例， 0.23%）  

22)  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
并令毁拆 ...（唐·《唐文拾遗》）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或手执工

具进行“敲”、“捶”、“拍”等动作。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主

要为成事。  

 

7 .  介词用法（ 3 例， 0 .69%）  

23)  莫打飞鸢岭过么。（唐·《筠州洞山悟本禅师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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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师曰，来时莫打飞鸢岭来么。（同上）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作介词，引介动作经过的地点。  

 

8 .  攻打，进攻（ 27 例， 6.19%）  

25)  河北道路府节度使刘众简，下诸州府抽兵马都五万军打
路府。（唐·《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26)  远公常随白庄逢州打州，逢县打县。朝游川野，暮宿山林。
（五代·《敦煌变文选》）  

27)  如战锋等队打贼不入，其跳荡、奇兵排后即入。（唐·《通
典（繁体字版）》）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人与人之间通

过敲击，拍击，撞击、捶击等实现的攻击动作。后接成分为名词，

语义角色主要为受事。  

 

9 .  以手操作、操控（ 3 例， 0.69%）  

28)  艇子打两桨，催送莫愁来。（唐·《通典》）  

29)  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炉，拟打枪槊，谋反是实。（同上）  

30)  问：“如何是沙门行？”师云：“过海不打船。”（五代·《祖
堂集》）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以手对工具进

行操作以实现一定的目的，不涉及拍击、敲击、撞击等动作。后接

成分均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  

 

10 .  进行某种动作（ 9 例， 2.06%）  

31)  犹如俗人打传口令相似，一生虚过。（唐·《镇州临济慧照
禅师语录》）  

32)  今日共师兄到此 ,又只管打睡。（五代·《祖堂集》）  

33)  幽岩实快乐，山野打盘珊，本拟将身看，却被看人看。（五
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不指称任何具体动作。后接成分有动词，

也有形容词。用在动之前时，后接动词多为实义动作动词，表示实

际进行的动作，“打”只是作为增强后接动词动词性质的成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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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后面发生的动作不依赖于别的动作而发生；后接形容词时，它表

示在进行某种动作时将形容词所指称的具体状貌表现出来。  

 

11.  去除（ 1 例， 0.23%）  

34)  不捷而醉饱，谓之“打毷氉”。（唐·《唐国史补》）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抽象动作。后接成分为抽象名词，语

义角色为受事，动作的核心是去除和消除思想上的某些问题。  

 

12 .  猎取（ 4 例， 0.92%）  

35)  “乞浆得酒，旧来伸口，打兔得獐，非意所望。”（唐·《游
仙窟》）  

36)  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唐·《野朝佥载》）  

37)  着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五代·《敦煌
变文集新书》）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的核心是通过“敲击”、

“捶击”、“撞击”等动作来捕获猎物。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

为受事，语义类为动物。  

 

13 .  达成某种结果或状态（ 4 例， 0.92%）  

38)  进曰：“事事总须打过时如何？”（五代·《祖堂集》）  

39)  雀儿打硬，犹自落荒漫语。（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40)  虽然打强且祗敌，终竟悬知自顷（倾）倒。（五代·《敦煌
变文集新书》）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不明确指称某种动作。后接成分有动词也

有形容词。后接动词时，后接动词的语义角色为动作结果，没有明

确的语义类别；后接形容词时，形容词的语义角色为行为主体呈现

出来的状态且都是具有恒常性的性质形容词。  

 

14.  使产生，使呈现（ 1 例， 0.23%）  

41)  六师强打精神，奏其王曰：「我法之内，灵变卒无尽期。」
（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抽象动作。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

色为动作所获成果，多为抽象名词。  



 

23 

 

 

15 .  汲取（ 1 例， 0.23%）  

42)  赵州在楼上打水 ,师从下过……（五代·《祖堂集》）  

该变体为新增变体，指称具体动作，动作核心为拍击液体表面。

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动作所获成果。  

3.2.2 意义引申关系及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打”仍然主要指称敲击、拍击、捶击、撞击等实

体动作，这不仅体现在义位变体的数量（ 8 个）上，也体现在变体

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 89.22%）上。  

相比于六朝，该阶段增加了 12 个新的义位变体。其中变体 4、

5、6、8、12、15 这 6 个变体涉及敲击、拍击、撞击、捶击等动作；

变体 7 是介词用法；变体 9 指称手部实义动作；变体 10、11、13、

14 这 4 个变体指称抽象动作。  

变体 4、5、6、8、12、15 所指称的动作核心与变体 1、2、3 大

致相同，这些变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在其他维度，比如动

作的结果、对象等方面，它们彼此间存在一些重要区别。除去变体

8，其他几个变体所指称的动作都包含了“获得某种事物”的动作

结果。进一步区分，变体 5、 6 指称使事物从无到有的“使产生”

的过程；而变体 4、12、15 指称通过敲击、捶打、拍击等动作将存

在但“我无”的事物变为“我有”的取得的过程，它们是“打”在

六朝时期的原型义在动作结果与影响这个维度上延伸。  

而变体 11、 13、 14 所指称的动作虽然与上述 6 个变体在动作

核心上没有共同点，但在动作的结果上包含“获得”的意义，它们

是动作结果与影响维度的进一步虚化与延伸的产物。变体 11 指称

的动作正好是“获得”的反向动作——使原本存在的事物消失或者

为持有者所失去。从这个层面来说，它也是“获得”的一类。变体

13 指称获得某种状态，变体 14 指称获得某种抽象的事物。  

变体 9 所指称的动作行为不再包含敲击、拍击、撞击等动作，

只保留了六朝时期的原型义以手部为动作主体的维度，其他维度都

被弱化了。这说明“打”的意义发生了虚化。  

变体 10 是在原型义在强动作性维度的延伸——“打”本身是

典型的动作动词，它的动作主体、动作方式和动作实施的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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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十分清晰；另外，可与之互用的动词，如“击”、“捶”、“敲”

等也都是强动作性词语，这从侧面说明了“打”原型义的强动作性。  

变体 7 的介词用法与其他变体之间的关联尚不清楚。根据本文

的前期的准备工作，本文目前认为介词变体与其他变体之间没有引

申关系。  

综上可知，该时期的义位变体可主要归入为四个语义范畴：  

1 .  敲击类动作：变体 1、变体 2、变体 8、变体 3。  

2 .  抽象动作：变体 10。  

3 .  造成结果与影响的动作（主要为“使产生”和“取得”两种
结果）：变体 4、变体 5、变体 6、变体 11、变体 12、变体 13、变

体 14、变体 15。  

4 .  其他手部动作：变体 9。  

第一个范畴在“打”在文献中出现之初的有范畴，后三个为该

时期新增的范畴。  

根据上述分析，该时期各个义位变体间的引申关系大致如下： 

变体 4、5、6、12、15 与变体 1 均为以部分指称整体的转喻关

系——以行为中的突出动作指称整个行为；变体 5 和变体 6 之间是

同位转喻关系——动作成果由维度较小的金属器具扩展到维度较

大的建筑；变体 4 与变体 12、变体 4、变体 12 与变体 15 之间有同

位转喻关系——动作对象由雕塑、绘画等扩展到动物和水；变体 8

与变体 2 之间是同位转喻关系——动作主体由个体扩展到集体；变

体 9 与变体 10 均与变体 1 有转喻关系——由动作本身扩展到只包

含原有动作的某个特定维度的动作；变体 11 与变体 5、变体 6 之间

是同位转喻关系——动作行为由实体动作扩展到抽象的反向精神

活动，变体 11 与变体 13、变体 14 有同位转喻关系——二者互为同

一意义层级的反向动作；变体 13 和变体 14 之间有同位转喻关系—

—动作结果从某种精神状态扩展到精神本身，它们各自与变体 5 和

变体 6 或有同位关系——动作行为由实体动作扩展到抽象的精神

活动，但由于缺乏足够多的句例，本文无法确定它们与变体 5、变

体 6 之间具体的引申细节，只能根据已有描写结果猜测它们之间的

引申关系。  

根据原型义的确立标准，变体 1 为该阶段的原型义，与之直接

引申关系的义位变体数量为 9 个，远超其他义位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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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该阶段的意义系统如下图（根据上文分析，广

义上属于同一类语义范畴内的义位变体以相同的图形框标注：六边

形代表“敲击类动作”范畴、五边形代表“强动作性”范畴、圆形

代表“其他手部动作”范畴，细边矩形代表“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

作”范畴）：  

 

 

 

 

 

 

 

 

 

 

 

图 3 . 2 隋唐五代时期的原型系统形态  

该时期，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综合式，变体间的主要引申关

系为转喻。多个义位变体与变体 1 直接关联，各个义位变体通过家

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3.2.3 系统变化情况考察  

相比于六朝时期，该阶段的原型义并未发生变化，依旧为指称

“敲击”、“拍击”、“撞击”等实义动作的义位变体 1。  

该时期新增 12 个义位变体。新增的 12 个义位变体的相对出现

频率总和仅为 12.84%。相比六朝时期，在该时期义位变体 1、义位

变体 2、义位变体 3 各自的相对出现频率均有所下降，但它们仍保

持了较高的相对出现频率，它们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87.16%。  

在新增的 12 个变体中，除去介词变体，一级变体有 7 个，相

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5.46%，因此，该时期的一级变体有 9 个，相对

出现频率总和为 62 .15%；二级变体 4个，相对出现频率仅为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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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打”的意义系统新增 3 个范畴，分别是“抽象动作”、

“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其他手部动作”。新增的 12 个义位变

体中，有 1 个从属于第一类，相对出现频率为 2.06%，属于二级变

体； 8 个从属于第二类，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3.44%，其中 5 个为

一级变体， 3 个为二级变体； 1 个从属于第三类，相对出现频率为

0.69%，属于一级变体。  

综上可知，该时期的原型体系相较于六朝时期的原型体系并未

呈现出根本性变化，因为原有三个变体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近 88%，

而新增的 12 个变体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只有不到 13%。最外围的

边缘义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仅为 7.38%，这说明整个原型系统的核

心部分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  

3.3 宋代“打”的原型结构  

3.3.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在 CCL 语料库中，该时期“打”出现的有效例次为 2023 次。

本文从中选取 1000 例，分析得到 18 个义位变体。  

1 .  以手或其它工具敲击，撞击或拍打 (265 例， 26.5%)  

43)  内厩惟饲一打球马，而久不按习，亦不堪乘跨。（北宋·《五
国故事》）  

44)  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北宋·《太平广记》） 

45)  其夕五更，魏氏一家，闻打门声，使候之，即无所见。（同
上）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隋唐五代时期基本相同。  

 

2 .  以手或其他工具攻击（ 434 例， 43.4%）  

46)  未具胞胎前会得，打折你腰。（北宋·《禅林僧宝传》）  

47)  主人欲打死之，市道之徒救解将去。（北宋·《太平广记》）  

48)  僧举前话，峰便打三十棒，趁出。（南宋·《五灯会元》）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隋唐五代时期基本相同，除了

在这一阶段，后接成分类别增加，可以后接名量词和动量词以标明

动作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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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撞击、拍打、敲击（ 13 例， 1.3%）  

49)  却被雹子打破你髑髅。（南宋·《古尊宿语录》）  

50)  且道何门不可入？入不入，晓来雨打芭蕉湿。（南宋·《五
灯会元》）  

51)  且道，作么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蛱蝶飞，风吹柳絮
毛球走。”（同上）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隋唐五代时期基本相同，句例

主要出自诗词。  

 

4.  拓取（ 3 例 ,0 .3%）  

52)  以书托知军赵定基打《诫虎文》数本，书言“岭俗庸犷，
欲以此化之”。（北宋·《湘山野录》）  

53)  赵遣人打碑，次日，本耆申某月日磨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
匠二人。（同上）  

这一时期，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隋唐五代时期基本

相同，  

 

5 .  制造，生产（ 17 例， 1.7%）  

54)  然后比其类而合之，如  打绦者必取所分之绪，比类而合

为一，所谓纶也。（北宋·《朱子语类》）  

55)  且如银，打一只盏，便是从；更要别打作一件家事，便是
革。（同上）  

56)  下梢打成一块，亦是一个物事，方可见于用。（同上）
  

这一时期，相较于隋唐五代时期，变体 5 后接名词所属的语义

类更加丰富，不再限于金属和器具；动作核心由强调“敲击”、“撞

击”、“捶击”等动作转移到更加强调动作的“创造”、“生产”性质，

生产制造过程中不再一定需要敲击等动作，这体现出该变体的虚化

趋势。  

 

6 .  修筑，建造（ 4 例，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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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筑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北宋·《太
平广记》）  

58)  有一人家，因打墙掘地，遇一石函。（同上）    

59)  如人起屋相似，须先打个地盘。（北宋·《朱子语类》）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后接名词

的语义类较前一阶段略丰富。  

 

7 .  介词用法（ 6 例， 0 .6%）  

60)  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南宋·《辛弃疾词》）  

61)  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 ?（南宋·《话

本选集》）  

62)  “郭立前日下书回，打潭州过，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
（同上）  

在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8 .  攻打，进攻（ 26 例， 2.6%）  

63)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北宋·《梦溪笔谈》）  

64)  中途已传令，必破京城，万不可攻打（北宋·《靖康纪闻》）  

65)  既是打破赵州关，为甚么却特地寻言语？（南宋·《五灯
会元》）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9 .  以手操作、操纵（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0 .  进行某种动作（ 131 例， 13.1%）  

66)  离不得到那苗忠庄前后，打一观看，不见踪由。（南宋·《话
本选集》）  

67)  见有蝻生十数里，才欲打捕，其虫化为白蛱蝶，飞去。（北
宋·《太平广记》）  

68)  然 而 居 肆 亦 有 不 能 成 其 事 ， 如 闲 坐 打 哄 过 日 底 。（ 北
宋·《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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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后接成分

新增表示短暂动作或一次性动作的“一 +V”形式，但该变体本身依

旧用于增强动作性。  

 

11 .  去除（ 2 例， 0.2%）  

69)  打葛藤，分露布。截海扬尘，横山簸土（南宋·《五灯会
元》）  

70)  其或未然，径山打葛藤去也。（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2 .  猎取（ 17 例， 1.7%）  

71)  又好深夜自捕狐狸，宫中谓之打夜狐。（北宋·《册府元龟》） 

72)  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北宋·《太平广记》   

73)  快鹰那打卧兔。放出临济大龙。（南宋·《古尊宿语录》）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3.  造成某种状态或结果（ 55 例， 5.5%）  

74)  致知、诚意两节若打得透时，已自是个好人。（北宋·《朱
子语类》  

75)  只 是 硬 制 压 那 心 使 不 动 ， 恰 如 说 打 硬 修 行 一 般 。（ 北
宋·《朱子语类》）  

76)  传圣驾将幸师成家，师成遂令此人打并装叠书册。（同上） 

该时期，变体 12 的后接成分新增了动词，它们的语义角色为

动作的结果。相比于隋唐五代时期，该时期的后接成分是对动作对

象而非动作主体状态的说明。“打”的动作不再局限于抽象动作，

也扩展到了实体动作层面。  

 

14 .  使产生（ 17 例， 1.7%）  

77)  如禅家之语，只虚空打个筋斗，却无着力处。（北宋·《朱
子语类》）  

78)  团拜须打圈拜。若分行相对，则有拜不着处。（同上）  

79)  遂打一圆相曰：“寒山子渐耳！性似寒潭彻底清，是何境
界？”（南宋·《五灯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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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期变体 13 指称实义动作。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依

旧为动作成果，既有抽象事物，也有具体事物。  

 

15 .  汲取（ 4 例， 0.4%）  

80)  劈得柴，打得水（南宋·《话本选集》）   

81)  且待奴家先起，烧火劈柴打下水，且把锅儿刷洗起……
（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6 .  采集，采收（ 1 例， 0.1%）  

82)  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北宋·《册府元龟》  

该变体是新增义位变体。它指称通过“敲打”、“拍击”等方式

来获取果实等实体动作。后接成分均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语

义类为果实作物一类。  

 

17 .  进行某种活动（ 5 例， 0.5%）  

83)  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
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南宋·《话本选集》）  

84)  先生曰：「他若出来外面与人打关节，也得。（北宋·《朱
子语类》）  

85)  夜分围榾柮，朝聚打秋千。（北宋·《太平广记》）  

该变体是新增义位变体。它不明确指称某个简单的具体的动作，

而是强调进行事件类活动的动作性。后接成分多为名词，语义类为

事件。  

 

18 .  清理（ 1 例， 0.1%）  

86)  陛下试召严安之，处分打场。（北宋·《太平广记》）   

该变体是新增义位变体，指称的动作核心为“清理”。后接成分

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语义类为地点处所。  

 

19 .  购得（ 1 例， 0.1%）  

87)  是夜会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饮，遂动脏腑终夜。
（北宋·《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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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义位变体是新增义位变体，指称的动作核心为“购买并获得”。

在施行购买行为的过程中，会涉及到“汲取”的动作。后接成分为

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语义类为液体类的商品。  

3.3.2 意义引申关系及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打”仍然主要指称敲击、拍击、捶击、撞击等实

体动作，相关的义位变体共有 9 个（变体 1、变体 2、变体 3、变体

4、变体 5、变体 6、变体 11、变体 14、变体 15），它们的相对出现

频率总和为 75.5%。  

在隋唐五代的基础上，该阶段增加了 4 个全新的义位变体， 1

个原有变体消失。变体 17 呈现出活动的动作性；变体 16 涉及敲击、

拍击、撞击、捶击等动作；变体 18 与“去除”的意义有紧密关联；

变体 19 与变体 14 的“汲取”义关系密切；后三者同时属于使事物

从“无”到“有”（变体 18 的情况相反）的“获得”范畴；减少的

义位变体属于”其他手部动作”这一范畴。  

因此，在这一阶段，尽管已有范畴内的成员有所增加，但没有

新增的语义范畴，反而消失了一个范畴。  

根据分析，新产生的变体与已有变体间的引申关系为：变体 16

与变体 1 和变体 12 有同位转喻关系——动作对象由动物扩展到植

物；变体 17 与变体 10 有转喻关系——由单一的活动虚化到包含多

个动作的事件活动；变体 18 与变体 11 有转喻关系——清理意味着

要去除某些不合适的事物，而这是行为整体与其中某个突出动作的

关系；变体 19 与变体 15 有转喻关系，它们所指称的动作都涉及到

对液体的拍击，二者次事件来事件整体的关系。  

根据隋唐五代时期的意义引申关系，结合该时期义位变体间的

引申关系来看，与变体 1 有直接引申关系的变体数量依然最多，为

9 个，它们分别是变体 2、变体 3、变体 4、变体 5、变体 6、变体

10、变体 12、变体 15 和变体 16。因此，变体 1 依然是该时期原型

系统的原型义。  

该时期的原型体系形态如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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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宋代时期原型系统形态  

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综合式，多个义位变体与变体 1 直接关

联，各个义位变体通过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3.3.3 系统变化情况分析  

与隋唐五代时期一样，该时期的原型义依旧为变体 1。  

在该时期，变体 5 和变体 13 相较隋唐五代时期发生了一些变

化。变体 5 更加强调动作的“创造”、“生产”性质而非动作本身；

变体 13 由原来抽象的内心活动扩展到了实体活动。  

该时期新增 4 个义位变体，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0.8%，原有

变体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99.2%，这说明该时期相对于隋唐五代时

期的变化幅度较小。  

新增变体分属两个原有范畴中。其中变体 16、变体 18 和变体

19 都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目前为‘使产生’和‘取得’

的结果）”的范畴，相对出现频率总和 0.3%；其中变体 16 为一级变

体，变体 18 为三级变体，变体 19 为二级变体；变体 17 从属于“抽

象动作”范畴，相对出现频率为 0.5%，为二级变体。  

该时期，与“撞击”、“敲击”、“拍击”等动作直接相关的义位

变体共有 9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75.6%，这说明以变体 1 为代

表的实体动作仍然是意义的主体。  

该时期，”其他手部动作”范畴消失，它在隋唐五代时期的相对

出现频率为 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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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前文可知，在该时期，一级变体有 9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

和 62.2%；二级变体 6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0.6%；三级变体

1 个，相对出现频率为 0.1%。系统仍然呈现出一个较为集中的形态，

结构稳定；该时期属于“敲击类动作”范畴内的变体共有 4 个，相

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73.8%；属于“抽象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2 个，

相对出现频率为 13 .6%；属于“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的变体共

有 9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1.8%。  

新增的变体中包含一级变体和三级变体各 1 个，二级变体 2 个；

新增变体主要出现在“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目前为‘使产生’

和‘取得’的结果）”范畴。  

3.4 元代“打”的原型结构  

3.4.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该时期“打”在 CCL 语料库中共出现 601 次。除去重复例句，

“打”的有效例次 560 次，包含 18 个义位变体。  

1 .  以手或其它工具敲击，撞击或拍打 (68 例，  12 .14%)  

88)  每日打罢明钟起来，洗脸到学里，师傅上 唱喏，……
（元·《朴通事》）  

89)  请佛入到殡前，吹锣打钹，擂鼓撞磬，念经念佛，直念到
明。（同上）  

90)  一个手打时响不得。一个脚行时去不得。（元·《老乞大谚
解》）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宋代时期基本相同。  

 

2 .  以手或其他工具攻击（ 168 例，  30%）  

91)  一个磨砚一个打破脊梁。（元·《老乞大谚解》）  

92)  原来是一封休书，把那小姐气死了，梅香又打了我一顿。
（元·《倩女离魂》）  

93)  俺这里有一个徒弟，唤作惠明，则是要吃酒厮打。（元·《西
厢记杂剧》）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宋代时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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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撞击、拍打、敲击（ 1 例， 0.18%）  

94)  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元·《西厢记杂
剧》）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宋代时期基本相同。  

 

4.  拓取（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5 .  制造，生产（ 32 例， 5.71%）  

95)  有名的张黑子，打的好刀子……（元·《朴通事》）  

96)  不要别样铁，着镔铁打。（同上）  

97)  你这五件儿刀子，这般打的可喜干净时，三钱银子打的。
（同上）  

这一时期，该义位变体的表现与宋代时期基本相同。  

 

6 .  修筑，建造（ 6 例， 1.07%）  

98)  去角头叫几个打墙的和坌工来筑墙。（元·《朴通事》）  

99)  着墙板当着墙头拴的牢着，着石杵慢慢儿打（同上）  

100)  那西壁厢打一流儿短墙，上面画六鹤舞琴。（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7 .  介词用法（ 3 例， 0 .53%）  

101)  阿哥你打那里来。我从朝鲜王京来。（元·《老乞大新释》）  

102)  除授广东潮阳县知县，水路上任，打从襄阳经过（元 \·《元

代话本选集》）  

103)  王千户打背后来，扯了我一把刀儿，（元·《朴通事》）  

在这一时期，该变体新增了引介空间起点的用法。  

 

8 .  攻打，进攻（ 7 例， 1.25%）  

104)  温侯在下邳，陈宫在羊头山。倘若曹兵打下邳，陈宫可
保……（元·《三国志评话》）  

105)  倘若曹公打羊头山，温侯可保。（同上）  

106)  使沙石草木填了城壕，立起炮石打城。（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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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以手操作、操纵（ 13 例， 2.32%）  

107)  布帐子疾忙打起着。（元·《老乞大谚解》）  

108)  不甫能捱得到今日，头直上打一轮皂盖，马头前列两行朱
衣。（元·《倩女离魂》）  

109)  若投汉者，去其黄巾，打国家旗号，荫子封妻，高官重赏。
（元·《三国志评话》）  

该变体于宋代消失（由于句例来自于随机抽样，不能确认该变

体是否因为相对出现频率过低而在抽样的过程中被遗漏）。它在这

一时期的表现与隋唐时期基本相同，后接成分增加了棋牌类，其语

义角色依然为受事。  

 

10.  进行某种动作（ 144 例， 25.71%）  

110)  眼 花 的 不 变 东 西 ， 不 省 人 事 ， 倒 在 床 上 打 鼾 睡 … …
（元·《朴通事》）  

111)  我们在这里打搅了。（元·《老乞大新释》）  

112)  说的狠是。我也曾打听。（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后接“一

+V”形式表动作短暂或一次性动作的用法消失。  

 

11 .  去除（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2 .  猎取（ 3 例， 0.54%）  

113)  秀才哥，咱们打鱼儿去来。（元·《朴通事》）  

114)  一日，大狐出山打食，小狐在穴，（元·《元代话本选集》）  

115)  大狐出山打食，则小狐看守。（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3.  造成某种状态或结果（ 40 例， 7.14%）  

116)  这的是俺娘的弊病，要打灭丑声，佯做个呓挣。（元·《倩
女离魂》）  

117)  将婚姻打灭，以兄妹为之。（元·《西厢记杂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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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便把箱儿打开，内中有十来包珠子，又有几个小匣儿
（元·《元代话本选集》）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宋代时期表现基本相同。  

 

14 .  使产生（ 34 例， 6.07%）  

119)  内中一个达达只管打呵欠，众人看他的中间……（元·《朴
通事》）  

120)  我则道拂花笺打稿儿，原来他染霜毫不构思。（元·《西厢
记杂剧》）  

121)  只听得一声响，却是青天里打一个霹雳，众人都惊倒了。
（元·《元代话本选集》）  

相比于宋代时期，该时期变体 11 后接成分所属语义类更加丰

富了，包括身体发出的动作、各种思想成果、气候现象等。  

 

15 .  汲取（ 18 例， 3.21%）  

122)  只用绳桶打水。井边上有饮马的石槽。（元·《老乞大新释》） 

123)  你惯会打水。我不会打水。（同上）  

124)  这槽里我才刚打两洒子水。（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6 .  采集、采收（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7 .  进行某种活动（ 17 例， 3.04%）  

125)  听得说要与山东王尚书家打官司，只恐连累……（元·《元
代话本选集》）  

126)  太尉自打轿到蔡太师府中，直到书院里（同上）  

127)  火伴你赶将马来。咱打驼驮。比及驼了时。（元·《老乞大
谚解》）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大致相同，后接成分的语

义类较上一阶段更加丰富，增加了表示交通工具的名词。  

 

18 .  清理（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37 

 

19.  购得（ 3 例， 0.54%）  

128)  打二十钱的酒来。（元·《老乞大新释》）  

129)  我特地打将上等高酒来，待和你赏七月七则个。（元·《大
宋宣和遗事》）  

130)  酒京城槽房虽然多，街市酒打将来怎么吃？ (元·《朴通事》)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20.  售卖（ 1 例， 0.18%）  

131)  后因路遥不便，打这只船与他，教他赁租用度。（元·《元
代话本选集》）  

该变体是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贩卖”。后接

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  

 

21 .  算作、计为（ 1 例， 0.18%）  

132)  每人打火房钱十个钱。该四十个钱。（元·《老乞大》）  

该义位是新增义位变体，它指称抽象动作，动作核心为“计”、

“算作”。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受事。  

 

22 .  （使）发出、（使）放出（ 1 例， 0.18%）  

133)  我射得好弩，打得好弹，兼我不曾娶浑家。（元·《元代话
本选集》）  

该义位变体是新增变体，指称实义动作，动作核心为“发、放

出某种物质”。后接成分为名词，多为实体物质，语义类为受事。  

3.4.2 意义引申关系及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打”的义位变体仍然主要指称敲击、拍击、捶

击、撞击等实体动作，相关的义位变体共有 7 个（变体 1、变体 2、

变体 3、变体 4、变体 5、变体 12、变体 15），它们的相对出现频率

总和为 52.86%。但相比于上一时期，该类变体在变体数量和相对出

现频率上均有所减少。特别是相对出现频率总和，相比于宋代时期

减少约 23%。  

该阶段新增增加 3 个义位变体， 1 个曾消失于宋代的变体重新

出现， 4 个宋代原有的义位变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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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的变体中，变体 20 所指称的动作是变体 19 所指称的

“购得”意义的反向行为，由后者同位转喻而来；变体 21 所指称

的“计算”行为在变体 20 所指称的“售卖”行为中是一个十分关

键的行为，前者由后者转喻而来——二者是事件整体与其中的突出

行为的关系；变体 22 所指称的“发出”、“放出”动作在于表明动

作的结果和影响——这一行为使发出点经历了该事物从“有”到“无”

的过程，得到了该事物“消失”的结果；目的地经历了该事物从“无”

到“有”的过程，得到了该事物存在的结果，因此它与变体 14 是

同位转喻关系。  

在该时期，与变体 1 之间有直接引申关系的变体数量仍然最多，

为 8 个，分别为变体 2、变体 3、变体 5、变体 6、变体 9、变体 10、

变体 12、变体 15。因此，变体 1 仍然是该时期原型体系的原型义。  

该时期的原型体系形态如图 3.4：  

 

 

 

 

 

 

 

 

 

 

 

 

图 3 . 4 元代时期的原型系统形态  

该时期，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综合式，整个原型体系以义位

变体 1 为原型中心，义位变体之间的引申关系主要为转喻关系，不

同意义依赖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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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系统变化情况考察  

该时期的原型义依然为指称“敲击”、“拍击”、“撞击”等动作

的义位变体 1。  

该时期新增 3 个义位变体，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0.54%；曾于

宋代消失，该时期再次出现的指称“其他手部动作”的变体，相对

出现频率为 2.31%。因此，在这一时期，原有义位变体的出现总和

为 97.15%。  

新增的 3 个变体均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相对

出现频率总和为 0.54%，其中变体 16 和变体 18 属于三级变体，相

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0.36%，变体 17 属于四级变体，相对出现频率

为 0.18%。  

该时期，与“敲击”、“撞击”、“拍击”等动作直接相关的变体

有 7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52.86%，这说明该时期“打”依然主

要指称与变体 1 指称对象一致的实义动作。  

综合前文可知，在该时期，一级变体有 8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

和为 68.75%；二级变体有 5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8 .03%；三

级变体有 2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0.36%；四级变体有 1 个，相

对出现频率为 0.18%。  

该时期，属于“拍击类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4 个，相对出现频

率总和为 43.57%；属于“其他手部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1 个，相对

出现频率为 2.32%；属于“抽象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2 个，相对出

现频率总和为 28.75%；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的变体

共有 10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24 .82%。  

新增变体中，有 1 个二级变体，2 个三级变体，1 个四级变体；

4 个变体中， 3 个变体分布于“动作结果和影响”范畴， 1 个属于

“其他手部动作”范畴。  

根据以上分析，“打”所指称对象仍然集中于原型义所指称的

动作，一级变体的数量和变体相对出现频率总和超过其他二级变体

和三级变体，这说明此时意义的核心部分仍然占据着中心地位；一

级变体的相对出现频率相对上一时期增加了 4.71%，这说明与原型

义直接相关的意义仍然占据着较高的使用率；但二级变体在相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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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频率总和比于宋代时期多 8.63%，说明词的原本边缘的意义在不

断进入语言使用中，词义在不断向外扩展。  

3.5 明代“打”原型结构  

3.5.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该时期，“打”共在 CCL 语料库中出现了 13554 次，本文随机

抽样出其中的 1000 例进行分析，得到 17 个义位变体。  

1 .  以手或其它工具敲击，撞击或拍打 (171 例，  17 .1%)  

134)  包入乌金纸内，竭力挥椎打成。（明·《天工开物》）  

     

135)  或有就塘内斩划成方块者，或有提出挥椎打圆后货者。
（同上）  

136)  凡铁内有硬处不可打者名铁核，以香油涂之即散。（同上）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元代时期基本相同。  

 

2 .  以手或其他工具攻击（ 469 例，  46 .9%）  

137)  如此而更番有法，放铳必能打敌……（明·《练兵实纪·戚
继光》）  

138)  今日打翻一员贼将，少挫锐气。（明·《水浒全传（下）》）  

139)  你这一棍来，不把贫僧打做了一块肉泥也！”（明·《三宝
太监西洋记（二）》）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元代时期基本相同。   

 

3 .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撞击、拍打、敲击（ 3 例， 0.3%）  

140)  后追的，恰如急雨打残花。（明·《五代秘史》）   

141)  大 如 盂 升 ， 太 武 、 晖 华 等 殿 皆 为 雹 打 折 破 而 毁 … …
（明·《两晋秘史》）  

142)  日炙风吹，雾迷雨打，全仗人去护惜他……明·《醒世恒
言（上）》）  

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元代时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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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拓取（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5 .  制造，生产（ 24 例， 2.4%）  

143)  两指甲逐茎ㄎ下，打线织绒褐。（明·《天工开物》）   

144)  用方炮制，烧茅打鼎，进红铅，炼秋石，并服妇乳之类。
（明·《西游记（上）》）  

145)  岂知是个僵尸，就如一块生铁打成，动也动不得。（明·《醒
世恒言（下）》）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6 .  修筑，建造（ 1 例， 0.1%）  

146)  拈的轻，掇的重，拖得坯，打得墙，狠命的当一个短工觅
汉……（明·《醒世姻缘传（下）》）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7 .  介词用法（ 9 例， 0 .9%）  

147)  树，旧沙洲，去年溪打那边流。（南宋·《辛弃疾词》）  

148)  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 ?（南宋·《话

本选集》）  

149)  “郭立前日下书回，打潭州过，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
（同上）  

在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8 .  攻打，进攻（ 26 例， 2.6%）  

150)  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北宋·《梦溪笔谈》）  

151)  中途已传令，必破京城，万不可攻打（北宋·《靖康纪闻》）  

152)  既是打破赵州关，为甚么却特地寻言语？（南宋·《五灯
会元》）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隋唐五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9 .  以手操作、操控（ 10 例， 1%）  

153)  风雨骤至，只见前面打着唐将程知节旗号，飘然而至。
（明·《隋唐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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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许他总网巾，打伞络，讨饭糊口。（明·《醒世姻缘传》） 

155)  共五千人马，打着袁军旗号。（明·《三国演义（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元代的表现基本相同。  

 

10 .  进行某种动作（ 118 例， 11.8%）  

156)  日日打一转，好将见阎王。（明·《纪效新书·戚继光》）  

157)  打一看时，火光迸散，豁剌剌地一声响。（明·《警世通言
（下）》）  

158)  忙呼水手打看，果然是个单身妇人，坐于江岸。（明·《喻
世明言（下）》）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1 .  去除（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2 .  猎取（ 2 例， 0.2%）  

159)  王臣乃将樊川打狐得书，客店变人诒骗……（明·《醒世
恒言（上）》）  

160)  我在这里住人，专倚打些狼虎为生，捉些蛇虫过活……
（明·《西游记（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3 .  造成某种状态或结果（ 41 例， 4.1%）  

161)  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明·《三国演义（中）》） 

162)  要睡，大户便叫庄客打并客房，且教武松歇息。（明·《水
浒全传（上）》）  

163)  左右的还说不出来，把个头发打散着，摆了几下（明·《三
宝太监西洋记（三）》）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

同。  

 

14 .  使产生（ 28 例， 2.8%）  

164)  唬得清风脚软跌根头，明月腰酥打骸垢。（明·《西游记
（上）》）    

165)  刺土打斜眼，插入于内，自然活根生叶。（明。《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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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然后补整碎缺，就车上旋转打圈。（同上）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5 .  汲取（ 1 例， 0.1%）  

167)  龙氏正在扬子江心打立水，紧溜子里为着人……（明·《醒
世姻缘传（中）》）  

这一时期，该变体与元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6 .  采集，采收（ 2 例， 0.2%）  

168)  收完，如应打马草，每马军三人内，以二军步牵一马出打
三马之草……（明·《练兵实纪·戚继光》）  

该变体于元代消失，该时期重新出现，它此时与宋代时期的表

现基本相同。  

 

17 .  进行某种活动（ 9 例， 0.9%）  

169)  得参戎刘草堂打拳所谓犯了招、架便是十下之谓也……
（明·《练兵实纪·戚继光》）  

170)  吾儿打围何如？（明·《五代秘史》）  

171)  多贿赂德权，替他两处打关节。（明·《初刻拍案惊奇（下）》）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元代表现基本相同。  

 

18.  清理（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9 .  购得（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20 .  售卖（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21 .  算作、记为（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22 .  （使）发出、（使）放出（ 55 例， 5.5%）  

172)  便打铳戳枪射弩，无不便宜。（明·《纪效新书·戚继光》）
   

173)  打石，着人头面方打，不可空往船上掷之。（同上）  

174)  旧以平顶送杆，将子打平出，则不利。（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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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义位变体在这一时期与元代的表现基本相同，新增施事宾语，

语义类别为可发射出某种实体物质的工具。本文在该时期抽样所得

句例均出自《纪效新书·戚继光》。  

 

23 .  作为（ 3 例， 0.3%）  

175)  春有廿四番花信风，梅花风打头，楝花风打末。（明·《纪
效新书·戚继光》）  

176)  染房讨便宜者，先染芦木打脚。（明·《天工开物》）  

该义位变体是这一时期新增变体。它不指称明确动作，而只是

强调行为本身的动作性。后接成分为名词，语义角色为动作行为的

角色和类别，并未明确所属某个语义类。  

3.5.2 意义引申关系及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打”的义位变体仍然主要指称敲击、拍击、捶

击、撞击等实体动作，相关的义位变体共有 8 个（变体 1、变体 2、

变体 3、变体 5、变体 6、变体 12、变体 15 和变体 16），它们的相

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67.3%。相比于上一时期，该类变体在相对出现

频率上有所增加。  

在元代的基础上，该阶段新增 1 个义位变体——变体 23：作

为；3 个变体消失，分别是“购得”、“售卖”、“算作”；元代消失的

变体“采集、采收”再次出现。  

新增的变体 23 与“抽象动作”范畴关系密切。该变体是对这

一范畴的进一步抽象与泛化——从用于增强某种具体动作的动作

性到表示事件活动的进行，再到该变体仅仅用于表示动作性本身。

它与变体 17 之间是转喻关系。  

该时期，与变体 1 之间有直接引申关系的变体数量依然最多，

为 9 个，分别是变体 2、变体 3、变体 5、变体 6、变体 9、变体 10、

变体 12、变体 15 和变体 16。因此，变体 1 依然是该时期原型系统

的原型义。  

根据原有的意义引申关系，该时期的原型体系形态如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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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5 明代时期的原型系统形态  

该时期，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综合式，整个原型体系以义位

变体 1 为原型中心，各个义位变体通过转喻关系彼此关联，依赖家

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3.5.3 系统变化情况考察  

该时期的原型义依然为指称“敲击”、“拍击”、“撞击”等动作

的义位变体 1.  

该时期新增 1 个义位变体，相对出现频率为 0.3%；曾于元代

消失，该时期再次出现的指称“采集、采收”的变体，相对出现频

率为 0.2%，上一时期原有义位变体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99.5%，

相对上一时期，该时期的意义体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该时期，“打”依然主要指称与“敲击”、“撞击”、“拍击”等相

关的实义动作，相关的变体有 8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67.3%。 

综合前文可知，在该时期，一级变体有 9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

和为 62.9%；二级变体有 4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3 .2%；三级

变体有 2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5.8%。  

该时期，属于“敲击类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4 个，相对出现频

率总和为 69.7%；属于“其他手部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1 个，相对

出现频率为 1%；属于“抽象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3 个，相对出现

频率总和为 13%；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内的变体共

有 8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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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变体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相对出现频率

为 0.3%，属于三级变体。  

3.6 清代“打”的原型结构  

3.6.1 各义位变体及其相对出现频率  

该时期，“打”在 CCL 语料库中共出现了 34173 次。本文随机

抽出其中 1000 例进行分析，共得到 18 个义位变体：  

1 .  敲击（ 90 例， 9%）  

177)  应旦出夜便驱逐，打鼓踏围，鼓声所闻，便应走避，避不
及（清·《廿二史札记》）  

178)  不如于季洪房外高坎打进七八尺，既可起茅房澡堂……
（清·《曾国藩家书》）  

179)  哪里知道张朵瘫患在床，被戒尺打好了……（清·《东度
记（下）》）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2 .  攻击（ 283 例， 28.3%）  

180)  现在头上的疙瘩都打出来了，大人请验。（清·《文明小史》） 

181)  不提防他手快，措手不及，早被岳云打下马来。（清·《说
岳全传（上）》）  

182)  伪药害人，把他当堂的打了五百小板子（清·《二十年目
睹之怪现状（下）》）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动作核心更加

强调攻击性。  

 

3 .  自然现象或自然力敲击、拍击、撞击等（该时期语料样本中
未出现）  

4 .  拓取（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5 .  制造（ 17 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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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因为这只船是徐府上自己打造的坐船，所以极其宽大华
丽。（清·《七剑十三侠（上）》）  

184)  便一面腾屋子，备吃的，给姑娘打首饰……（清·《侠女
奇缘（上）》）  

185)  和那柜内管帐的先生说明，要打一只金水烟筒……（清
《九尾龟（二）》）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后接名词的语义类较明代时期更加丰富，

不仅包括手工器具，还包括大型的手工造物，金属类反而有所减少，

“制造”方式更加丰富。  

 

6 .  建造（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7 .  介词（ 28 例， 2.8%）  

186)  粘合合打今改钮钴禄哈达……（清·《廿二史札记》）  

187)  这话又打那里说起，正经快吃了来罢。（清·《红楼梦（上）》） 

188)  谁知晓打房上蹿下一个贼来，手中拿定一宗物件……
（清·《小五义（上）》）  

在这一时期，该变体新增了引介时间起点的用法，引介空间起

点的用例增加，引介动作经过的地点的用例大量减少。  

 

8 .  进攻（ 45 例， 4.5%）  

189)  自汴、晋交兵，迄于契丹之打草谷，京东、西之凋残剧矣。
（清·《宋论》）  

190)  不料邺天庆竭力攻打，相持已逾半月……（清·《七剑十
三侠（下）》）  

191)  只是打败的士兵从抚州回省的人，这几天在中丞署里闹
要口粮……（清·《曾国藩家书》）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9 .  以手操作、操控（ 17 例， 1.7%）  

192)  一个小丫头在旁边打着扇。（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193)  舟人欸乃一声，打桨立至。（清·《绣云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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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这个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清·《施公案》）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0 .  进行某种动作（ 282 例， 28.2%）  

195)  却好昨夜被强盗打劫的四姨、九姨、十四姨……（清·《官
场现形记（下）》）  

196)  其人不过是俗常打扮。（清·《施公案（一）》）    

  

197)  小二打扫洁净地方，安顿包裹床铺，泡了一壶好茶……
（清·《乾隆南巡记（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1 .  去除（ 1 例， 0.1%）  

198)  不多时，将沈清从监内提出，带至公堂，打去刑具……
（清·《七侠五义（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再次出现。此时该义位变体的指称对象已从

内心活动范畴扩展到了实体动作范畴。  

 

12 .  猎获（ 9 例， 0.9%）  

199)  余孽已经一网打尽。（清·《曾国藩家书》）  

200)  三 弟 你 且 养 养 精 神 ， 先 叫 小 童 每 日 去 碧 霞 山 左 右 打
鱼……（清·《三剑侠》）  

201)  每 天 姚 猛 出 去 打 野 兽 砍 柴 ， 今 天 是 他 出 去 打 兽 … …
（清·《彭公案（四）》）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捕获”意义

较之前增强，对通过“敲击”、“拍击”等方式的强调有所减弱，意

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虚化。  

 

13 .  造成某种结果或状态（ 50 例， 5%）  

202)  主意打定，就吩咐车夫向南城而来。（清·《孽海花（下）》）  

203)  赵斌打开一看，里面全分皆有。（清·《济公全传（一）》）  

204)  于是朗山将折底打好（清·《侠女奇缘（下）》）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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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使产生（ 78 例， 7.8%）  

205)  因京城张筵唱戏，名叫庆寿，实际上是打把戏。（清·《曾
国藩家书》）  

206)  你这句话可大有关系，不可打一字诳语。（清·《儿女英雄
传（上）》）  

207)  尉迟兄弟打手本，进帅府知会公子罗成。（清·《隋唐演义
（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5 .  汲取（ 6 例， 0.6%）  

208)  但见堂倌左手打了一盆面水，右手泡了一碗雀舌盖碗
茶……（清·《小五义（下）》）  

209)  又去给公子倒茶打脸水。（清·《儿女英雄传（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6 .  采集、采收（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17 .  进行某种活动（ 57 例， 5.7%）  

210)  将五更时，忙扒起来，扮作打差模样（清·《隋唐演义（上）》） 

211)  我在外面这样的打茶围、吃花酒……（清·《九尾龟》）  

212)  又是在打败仗之后，所以至今部队还没有整顿好（清·《曾
国藩家书》）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8 .  清理（ 3 例， 0.3%）  

213)  秦桧命左右打道回府，众僧一齐跪送……（清·《说岳全
传（下）》）  

214)  一匹牲口，自己也不敢打道了，单传提轿伺候。（清·《施
公案（二）》）  

215)  因此着实的颂扬了钦差一阵，才打道回院。（清·《侠女奇
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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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体在宋代时期出现，元代时期消失，该时期再次出现。它

在该时期与宋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19 .  购得（ 6 例， 0.6%）  

216)  另外配一碗鸡汤，打四两花雕就是了。（清·《续济公传
（中）》）  

217)  一样竹笋红烧肉，又命将玉壶春先打两斤，随后再添。
（清·《施公案（三）》）  

218)  每日早来，打粥之人，吃粥一份（清·《济公全传（一）》）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20 .  售卖（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21 .  算作、记为（该时期语料样本中未出现）  

 

22 .  （使）发出、（使）放出（ 24 例， 2.4%）  

219)  若有弹弓在手，打一排连珠弹……（清·《小五义（中）》）  

220)  “我方才说打暗器，脸对脸  打了两只暗器。（清·《三侠

剑（中）》）  

221)  分出五筒，筒中打出烟弹……（清·《康熙侠义传（下）》）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23 .  作为（ 2 例， 0.2%）  

222)  其打先峰者，已至集贤关（清·《曾国藩家书》）  

223)  且说包兴跟随太后，在前打着顶马，来到南清宫。（清·《七
侠五义（上）》）  

该变体在这一时期与明代时期的表现基本相同。  

 

24 .  没有（ 2 例， 0.2%）  

224)  宝玉无精打采的，只得依他。（清·《红楼梦（上）》）  

225)  只得答应一声，无精打采，告辞而去。（清·《侠女奇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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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体是这一时期新增的变体。目前只出现在成语“无精打采”

中。  

3.6.2 意义引申关系及系统形态  

在这一阶段，“打”的义位变体仍然主要指称敲击、拍击、捶

击、撞击等实体动作，相关的义位变体共有 5 个（变体 1、变体 2、

变体 5、变体 12 和变体 15），它们的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40.5%。

尽管该类变体相对明代的相对出现频率大幅下降（约 27%）但仍然

为比重最大的一类。  

在明代的基础上，该阶段新增 1 个义位变体——变体 24：没

有； 3 个原有变体消失，分别是“自然现象”、“建造”、“采收、采

集”；元代消失的变体“去除”和“清理”再次出现。  

新增的变体 24 与变体 11 与变体 18 是转喻关系。变体 11 和变

体 18 分别指称“去除”和“清理”这两个动作行为本身，变体 24

指称动作的结果“没有”，以敲击类动作转喻动作结果。  

该时期，与变体 1 之间有直接引申关系的变体最多，共 6 个，

它们分别是变体 2、变体 3、变体 5、变体 9、变体 12 和变体 15。

因此，变体 1 依然是该时期原型系统的原型义。  

根据原有的意义引申关系，该时期的原型体系形态如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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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6 清代时期的原型系统形态  

该时期，系统的引申模式呈现为综合式，整个原型体系以义位

变体 1 为原型中心，义位变体间主要通过同位转喻关系相关联，依

赖家族相似性联系在一起。  

3.6.3 系统变化情况考察  

该时期的原型义依然为指称“敲击”、“拍击”、“撞击”等动作

的义位变体 1.  

该时期新增 1 个义位变体——变体 24，相对出现频率为 0 .2%；

消失与元代，该时期再次出现的“去除”和“清除”的两个变体，

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0.4%。因此，明代原有义位变体的相对出现频

率总和为 99.4%。  

该时期，“打”依然主要指称与“敲击”、“撞击”、“拍击”等动

作有关的实体动作，直接相关的变体有 5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40.5%。  

综合前文可知，该时期共有 6 个一级变体，它们的相对出现频

率总和为 70.5%；二级变体有 6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23.7%；

三级变体数量为 3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2.9%；四级变体 1 个，

相对出现频率为 0.2%。  

该时期，属于“敲击类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3 个，相对出现频

率总和为 41.8%；属于“其他手部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1 个，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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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频率为 1.7%；属于“抽象动作”范畴的变体有 3 个，相对出现

频率总和为 34.1%；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内的变体

共有 10 个，相对出现频率总和为 19 .6%。  

新增的 1 个变体属于“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相对出

现频率为 0.2%，属于四级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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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打”原型结构演变的历时分析  

4.1 原型义和各级变体的历时变化  

根据第二章的描述与统计，原型义和各级变体频率的历时变化

如表 4.1：  

表 4.1 原型义及各级变体的历时变化  

时

期  

类别  

六朝  隋唐五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原型义  43.3% 29.82% 26.5% 12.14% 17.1% 9% 

一 级 变

体  

56.7%/2

个  

62.15%/9

个  

62.2%/9

个  

68.75%/

8 个  

62.9%/9

个  

70.5%/6

个  

二 级 变

体  

 7.3%/4 个  10.6%/6

个  

18.03%/

5 个  

13.2%/4

个  

23.7%/6

个  

三 级 变

体  

  0.1%/1

个  

0.36%/2

个  

5.8%/2

个  

2.9%/1

个  

四 级 变

体  

   0.18%/1

个  

 0.2%/1

个  

通过对上表进行横向与纵向分析可知：  

1 .  对于“打”这类十分活跃的动词而言，原型义的相对出现频
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减少。因为新的意义变体大量产生，挤

占了原型义在意义系统中的相对出现频率。  

2 .  “打”的各级变体的相对出现频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
地不断增加（明代的三级变体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或许与本文所选

取的文本有关——为了平衡各类语料的比例，本文将《纪效新书·戚

继光》与《练兵实纪·戚继光》两本文献收录分析，这两本文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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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练兵时的兵书，明代的三级变体“使发出、使放出”相对出

现频率为 5.5%，所有例句均出自这两本文献）。  

3 .  各个时期的原型体系都呈现出较为规整的原型性 -越是靠近

核心的意义相对出现频率越高，变体的绝对数量一般也更多；越是

新产生的意义越边缘——在每一时期，最低级别的变体都是新增变

体；越是边缘的意义相对出现频率越少，变体的绝对数量也较少，

也越不稳定，非常容易消失，又会在某一时期重新出现。  

4 .  越是核心的意义“能产性”越强——它们能够引申出的变体
越多，越是边缘的意义“能产性”越低，因此即使边缘的意义有时

能够引申出新的边缘性变体，新变体也不能稳定存在。  

4.2 四个次范畴的历时变化  

根据第二章的描述与统计，四个次范畴的历时变化如表 4.2：  

表 4.2 四个次范畴的历时变化  

时

期  

类别  

六朝  隋唐五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敲 击 类

动作  

100%/3

个  

93.12%/4

个  

73.8%/4

个  

43.57%/4

个  

69.7%/4

个  

41.8%%/4

个  

其 他 手

部动作  

 0.69%/1

个  

 2.32%/1

个  

1%/1 个  1.7%/1

个  

抽 象 动

作  

 2.06%/1

个  

13.6%/2

个  

28.75%/2

个  

13%/3 个  34.1%/3

个  

造 成 的

结 果 和

影 响 的

动作  

 3.44%/8

个  

11.8%/9

个  

24.82%/10

个  

15.4%/8

个  

19.6%/1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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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上表进行横向与纵向分析可知：  

1.  原型义所在的次范畴有着更高的相对出现频率，它在共时原
型系统中有更高的显著性；相对于已有范畴，新产生的范畴内变体

在系统中的相对出现频率往往更低。  

2 .  对于“打”来说，除开原型义所在的范畴，“抽象动作”和“造
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两个范畴在意义系统中较为显著，而“其他

手部动作”范畴则相对更加不稳定（曾于宋代消失）。前两者产生

之初的频率已相对较高，相对出现频率增长速度较快，特别是“抽

象动作”范畴，相比隋唐五代时期，相对出现频率增加了 30%多，

在清代，该范畴的相对出现频率已为 34.1%，与原型义所在范畴的

相对出现频率仅相差 7.7%，成为了该时期意义系统的次中心。这说

明“打”的虚化程度增加了。根据上述规律，我们甚至可以猜测，

在现代汉语中，“抽象动作”范畴的相对出现频率或许还会增加。  

3 .  “打”的原型义所在次范畴在系统中所占比重逐渐缩小，而
其他次范畴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就“打”而言，其各历史层面原型

义所在的次范畴仍是意义产生之初所属的次范畴，“打”产生后的

活跃表现使得它扩展出多个次范畴，这些次范畴的出现和扩展会挤

占原型义所在次范畴在意义系统中的比重。  

4 .  值得注意的是，“打”的意义系统在元代时期和清代时期的表
现比较特别。结合图 3.1 和图 3.2 所给出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在

元代时期，原型义及其所属范畴的相对出现频率相较宋代发生了大

幅度的下降（清代的情况类似），之后又在明代时期回升。成对比

的是，相对于其他时期，一级变体、二级变体和“抽象动作”范畴

和“造成结果和影响的动作”范畴的相对出现频率又在这一时期呈

现出大幅度的增长（清代的情况类似），然而又在明代时期回落。

本文猜测，这种变化或许与非汉族的统治有关。元代的统治者为蒙

古族，统治时间不足 100 年。期间，元统治者推崇强硬的蒙古文化

保护主义政策，试图将中原文化蒙古化，而汉语与汉文化在这不足

100 年的短暂时期又不足以同化蒙语及蒙文化，因而元代“打”的

系统呈现出偏离以往的意义系统的发展趋势也就并不奇怪了。同样

的，清代由满族统治，满语与汉语的接触必定会给语言系统带来影

响，但清朝统治时间将近 300 年，且清朝统治者有明显的汉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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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相对于元代时期的“异常”，清代的“异常”表现相对温和一

些。  

4.3 新增变体在不同变体等级内的历时分布变化  

根据第二章的描述与统计，新增变体所属等级与相对出现频率

的历时变化如表 4.3：  

表 4.3 新增变体所属等级与相对出现频率的历时变化  

时

期  

等级  

隋唐五代  宋代  元代  明代  清代  

一级变体  5.46%/7

个  

0.1%/1 个     

二级变体  7.38%/4

个  

0.6%/2 个     

三级变体   0.1%/1 个  0.36%/2 个  0.3%/1 个   

四级

变体  

  0.18%/1 个   0.2%/1 个  

总计  12.84%/11

个  

0.8%/4 个  0.54%/3 个  0.3%/1 个  0.2%/1 个  

通过对上表进行横向与纵向分析可知：  

1 .  总体而言，随着时间的推进，新增变体的数量会变得越来越
少，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也体现在它们出现的频率上。  

2 .  原型系统的发展扩大从中心意义开始，并且在意义扩展之初
以爆炸式增长的方式快速建立起整个意义系统的基本结构。在六朝

的基础上，隋唐五代时期爆炸性地增加了三个范畴的变体，之后的

意义演变也全在这四个范畴之内，不过 400 多年（ 581-960）的时

间，“打”的意义系统的基本结构就已经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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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意义系统的扩大总是在更中心的意义相对稳定并且丰富之
后，才会在已形成的意义体系的基础上向更边缘处扩展。  

隋唐五代时期新增变体只有一二级变体，并且新增一级变体的

数量远多于二级变体数量，说明在这一时期，一级变体是意义扩展

的主要目标，二级变体居于次要地位，而三、四级变体一个也没有；

到了宋代时期，一级变体只增加了 1 个，而二级变体增加了 6 个，

三级变体增加了 1 个。这说明在隋唐五代时期，一级变体的主要成

员已经基本确定，而二级变体成员尚未稳定，宋代时期则主要以大

量补充和完善二级变体层级为目标，同时对一级变体层级稍作完善。

而到了元代，一二级变体不再增加，增加的少量变体均为三、四级

变体。这说明“打”在宋代已经完成了一二级变体的构建，意义系

统的中心部分已经相对稳定；而到了明代和清代，增加的三、四级

变体数量少，相对出现频率低，出现于元代的四级变体甚至在明代

消失，这说明三、四级变体意义在系统中不够稳定，且无法作为相

对中心的成员去引申出更加边缘的意义。  

4.4 “打”的原型系统的历时演变总结  

“打”自产生至清代，其意义主体一直指称与“敲击”、“拍击”、

“撞击”等有关的实体动作。隋唐五代以后，它的意义系统一直在

四个语义范畴内演变，包括“敲击类动作”、“抽象动作”、“造成结

果和影响的动作”和“其他手部动作”；意义系统最多可包含四个

等级的变体。  

根据上述三方面的对比分析，本文就“打”原型意义系统的演

变规律做出如下总结：  

1 .  词义系统的基本结构在一定的时间内迅速成型与稳定。“打”
从产生之初至今已经存在了约 1800 年，在隋唐五代时期不到 400

年（ 581-960）的时间内，它的四个意义范畴已完全形成，而在宋代

300 多年（ 960-1279）时间内，一、二级变体便完全稳定，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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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增的意义极少。“打”作为现代汉语中具有代表性的动词，它

的演变规律或许能够代表现代汉语中大多数动词的情况。 ①  

2 .  意义系统的扩展方式为波浪式 ②。意义扩展始于中心意义，

并且由内向外一圈圈扩展。只有在更加中心的意义丰富到一定程度

并且相对稳定之后，更加边缘的意义才会在此基础上产生和稳定。

因此，就某个特定的词来说，它的意义之间存在着历史层次的不同，

共时的意义系统是历时演变的结果。  

3 .  基于某个特定原型义的意义扩展有一定的限度。越是中心的
意义“能产性”更强，越是边缘的意义“能产性”越弱，因此当边

缘义与中心部分远离到一定程度，它们便无法再引申出更边缘的意

义，意义系统向边缘处的扩展便会停止。就目前观察到的语言事实

看来，对于“打”而言，它目前最远能够扩展到四级变体 ③。  

4 .  “打”这类“能产”的动词在意义系统扩展的过程中，往往
伴随着原型义的相对出现频率和原型义所在范畴内变体的相对出

现频率的降低，因为新的意义大量产生，挤占了原有意义和原有范

畴。但就目前观察到的语言事实看来，尽管后者总体频率有所下降，

但在每一个共时系统之内，原型义所在范畴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范畴。 

 

 

                                                             

①  该句所陈述的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为笔者在与导师朱彦副教授讨论的过程中，

通过对比朱彦老师尚未 刊发的研究结果，由朱 彦老师根据对比结果所 提出，在此特

别说明。  

②  该表述方式为导师朱彦副教授在与笔者讨论时提出。  

③  关于 “打 ”的扩展边界或为第四级的结论经导师朱彦副教授特别提醒后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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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打”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十分典型却又意义复杂的词。它的

主要语法功能是作动词，其他功能也包括量词与介词等。研究这一

复杂且重要的动词，有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中其他动词的历时

和共时理解。  

本文的第一章节和第二章节主要就写作的基础性知识做了各

个方面的介绍，其中，第一章节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写作目的

与意义及研究方法等，第二章节着重介绍了认知语言学与多义理论。

从结论来看，本文基本达成了写作目标。  

第三章与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部分。其中，第三章的内容为关

于六个原型意义系统的共时描写，这些描写结合了定性分析与定量

统计，主要描写内容为各个时期的原型义及原型体系的面貌、各个

时期的意义及它们在意义系统中的相对出现频率、不同级别变体的

数量与所占比例、不同范畴所包含的变体的数量与所占比例、新增

变体的数量与比例和它们所属的变体级别与范畴，并将每一个时期

的描写结果与上一时期进行对比。第四章则是在以上描写内容的基

础上，重点从历时角度考察原型义的变化情况、各级变体与各类范

畴相对出现频率的变化和新增变体所属级别的变化。通过上述分析，

本文得出了关于意义系统历时演变的波浪形扩展模式、意义系统主

体的成型时间的大致猜想以及对原型意义系统扩展的边界的推测。 

本文最大的特点是采取了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前

期的描写过程中，各个共时阶段的意义系统作为研究的点，在后期

的分析过程中，本文通过对这些孤立的点进行对比与串联分析，将

它们连成一条有着独特轨迹与脉络的线，得出了关于“打”的意义

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较为完整的结论，也对原型系统演变的相关理论

做出了一些补益。  

除此之外，本文也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进行了较好结合。在

每一个阶段，本文都以定量与定性的分析结果相结合，作为共时描

写与历时分析的对象，丰富了研究内容的层次。这样将两类研究方

法相结合的方式也为今后的历时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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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本文还有尚待完善与论证之

处。限于时间原因，本文没有考察“打”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而

现代汉语时期与其他时期一样，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与政治特殊

性的时期，“打”在这一时期的发展面貌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它理

应是“打”的意义地图上不可缺少的一块；其次，限于技术手段与

时间原因，本文无法穷尽分析各个时期的例句以得出更有说服力的

结论，尽管本文通过对例句的题材与语体的筛选，尽量保证各类材

料的均衡，并通过层层随机筛选选取例句，但依然不能确信这些例

句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打”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最后，本文最后

所得出的关于原型系统演变规律的结论尚待同类研究的佐证，但由

于“打”本身的代表性，相信本文所得出的结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

性。  

回顾以往有关动词意义的研究，不难发现，研究的主要着眼点

仍然没有脱离对动词的句法表现的考察，且研究的方式以定性为主。

本文目前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或为未来的词义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它不仅可以用于动词研究，还可以用与其他词类的研究。研究对象

的增加，必定能够扩宽与加深我们对语义演变规律的理解。除此之

外，还有一些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但依然对意义演变理论具

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例如，意义扩展的极限是否可预测？决定扩展

极限的因素都有哪些？一个词能产与否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

都是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得到重视与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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